
社会步入数字时代，手机如同人体的

综合外挂器官搭载越来越多的功能，人工

智能正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角色完成社会

职能。强劲的数字风暴没有给人类留出按

部就班的适应时间，变化接踵而来。如果

把社会比喻成人体，家庭就是组成人体的

细胞。这场风暴已经撼动了细胞核的稳

定，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家风正经历着风暴

的吹打。

元朝王冕“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

书”，在网络游戏的击杀音效中显得苍白。有

些孩子刷手机、玩游戏导致成绩下降为家长所

苦恼。然而，质疑孩子自制力不强的家长，有

多少不是把刷手机当成每天的“必修课”？

遥想杜甫笔下有“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珍

重，人们对一封家书的期待

承载着浓浓的亲情。如今信

息的快速传递，让人们改变

了交流方式，在微信里消解

为碎片化的“早安”表情包。

家庭群里抢红包的速度总是

要比回复家长提问快得多。

当年轻人聚在一起也用微信

聊天时，他们又怎会喜欢听

家长一天到晚的喋喋不休。

《颜氏家训》有言：“父母

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

生孝。”千百年来，中式家庭

教育如同庭院里的石阶，长

辈居高临下，子女拾级而

上。而今，数字时代的风吹

散了单向训诫的藩篱，孩子

们可以在各种网络平台上读

《论语》、学历史，网络上讲的

道理在他们看来比父母讲得

更精彩，且态度更和蔼。孩

子站在与家长一样的高度来

寻求平等，家长的权威眼看

要碎成一地玻璃碴儿。

北宋司马光在《家范》中

强调“积金”“积书”不如实

际的家风德育，但今天的孩

子更相信“不懂就问AI（人

工智能）”，家长讲得未必透

彻，高年级数学题的杀伤力

可能会让本科毕业的家长缴

械投降。孩子们站在搜索引

擎的云端，反向俯视着父母

的知识洼地。人工智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

父母的无力感。

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已然

改变，以家长为权威、言传身教为模式的传统

家风亦要顺应时代变化，与数字化结合，开拓

一条家风新路。

家长首先要真诚地接纳数字时代的家

风变化，先审视自己应如何与各种电子设

备、人工智能相处。“正人先正己”，如果家长

处理好了自己与手机的关系，不再是机不离

手，那么，当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时，才能

有足够的话语权。如果自己都沦陷在游戏

的混战中，困囿于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里，

这种言传身教怎么能换来孩子的尊重和敬

畏？一句“你先做到再来管我”就直接封住

家长的嘴。遇到这种情形，家长切勿因失去

所谓的尊严而恼怒，更不可将怒气宣泄在孩

子身上。越是想试图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夺

回主导权，就越会激起孩子的抵抗，反而将其

推向随时能为他们提供即时满足和情绪价值

的虚拟环境。

古有周厉王“防民

之口，甚于防川”，今有

家长“防孩子用手机，甚

于防川”，然而防不胜

防。何不在可控范围内

减少孩子与手机接触的

频次，教会孩子合理使用手机，获得手机给生活

学习带来的便利。孩子总有一天会脱离家长独

自成长，如果他（她）没有建立起与手机、游戏的

正确相处关系，很可能会沦陷其中，生活中这样

的案例很多。防又能防到几时，防得了多少？

堵不如疏，今后社会的数字化程度只会越来越

高，无孔不入，何不及早寻找一种合理方式，发挥

其优势，弱化其危害。

如果孩子无法戒断游戏，

家长就要寻找降低危害的方

法，比如可与孩子签订“游戏

段位兑换协议”，通关晋级赛

胜利可兑换一项研读课，失败

则需抄写一段文字。喜欢玩

游戏的家长可以同孩子一起

签订兑换协议，互相监督落实

情况，把对立关系转化成伙伴

关系。笔者的弟弟年轻时就

是个游戏达人，水平可以达到

比赛级，如今虽然实力退步

了，但依旧每天手机不离手，

一有时间就在网上组队打上

几关过过瘾。他总是为自己

不能戒掉游戏而苦恼，老年机

也买过，一回家就把智能手机

锁到抽屉里的事也干过，但过

不了多久就又开始玩。如今

他女儿已上高三，爱玩手机耽

误学习的问题成了他的心

病。如果弟弟能够下决心从自

身做起，戒掉游戏，并引导女儿

放下手机专心学习，二人结成

监督互助同盟，相信会收到很

好的效果。

这个时代的孩子崇尚平

等，强调自我主张，何不积极引

导孩子成为宣传新时代家风的

参与者、主导者，调动起孩子的

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让他们总

觉得自己仅是被动接纳的改造

对象。把原来训诫时“庭院的

石阶”转化成“客厅的议事圆

桌”，家庭成员共同讨论数字时

代每个人应如何面对改变，如何从“我”做起。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通过人工智能寻求解

题答案；共同讨论学习问题、工作问题、生活问

题、社会问题等；更可以共同制作家风实践短视

频。将孩子对网络的关注转移到创作环境中，

既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又可以学习新技

能。例如，将家风讨论的内容、生活中实践的点

滴小事通过短视频记录下来，小范围可以发到

家族群里，大范围可以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家

庭内部可以定期开展“家风讨论”，每个阶段确

定一个主题，譬如《朱子家训》提到的“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母亲可以援引古代节约粮

食的事例，父亲可以寻找当代浪费粮食的反例，

孩子可以采集全球粮食危机的数据，最后共同

制定“家庭光盘行动”。用手机拍下讨论过程和

后续落实情况，制成短视频传播，让传统节俭精

神在数字化监督中焕发新生。

数字时代里，家风传承不能刻舟求剑，更不

能亦步亦趋，而是要看到那些绵延千载的规训

也可被数智赋能，闪耀在赛博世界的漫天星河

里，为每个家庭标记传承的新坐标。

1985年11月7日，在望海楼
教堂东狮子林大街小学建筑工
地上，相关人员发掘出数十吨铁
铸古钱币。

古钱币出土方位在海河上
游，三岔河口故地，在地表 2
米以下。其暴露部分方圆有
十数米，出土古币大部锈结为
一个整体，表层有约 20—30厘
米厚的散乱铁钱币，结块的锈
币可清楚辨认为不规则码放
的成吊钱币，并带有穿钱用的
铁丝和麻绳痕迹。由于锈结严
重，纵深无法勘察，出土钱币
估计有数十吨之多。如此大批
量的铁钱币出土，不仅在天津
堪称空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也属罕见。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距古
币出土地点以东50米处，就是清
军水师营炮台遗址，此处先后于
1937年4月和1983年10月出土
古炮两门，清理出古炮台地基和
梅花木桩、炮口封门子等。这些发现为勘察
研究这批出土铁钱币的埋藏原因，提供了重
要佐证和线索。

出土的这批铁钱币虽然锈结严重，但经
分剥除锈处理后，文字清晰，轮廓端正，质地
如新。外缘水口及穿内方孔毛刺尚在，毫无
出范后再加工的迹象。所以，可以断定，这批
出土铁钱币是既没有经过除刺整修，也不曾
在市面上流通过的新铸钱币。

经技术处理，相关人员辨认鉴定出土钱
币绝大部分是福建宝福局所铸的“咸丰通宝”
小平铁钱。然而这批钱币品种单一、版式各
异，其大小、薄厚、轻重以及满汉文字不尽相
同，大体可分为大样、小样，薄型、厚型，宽廓、
窄廓，大字、小字，广穿、狭穿等版式。更因版
别较多不易细分。

这批铁钱币长期被掩埋地下，说明什么
问题？对此，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见诸
报端。津门钱币收藏家王宗发先生阅读此
文后很感兴趣，特意来到我的办公室，共同
探讨这批咸丰铁钱的来龙去脉。

经深入考证，我们一致认为，这批铁钱
币的铸行，正值太平天国革命高潮时期，清
政府派遣大批兵将进行镇压，然而在战争的
影响下，产铜的云南与北方的运输线被切

断，供铸的铜料绝了
来源。为解决这一
问题，清朝统治者广
泛搜罗铜料，除向各
地捐派外，仅咸丰三
年（1853）七月，一次

就从清漪园（后更名为颐和园）等
皇家园林中，搜敛铜鼎、铜瓶、铜
龟鹤、铜火盆、铜熏炉等铜器228
件，以及铜檐网、铜钉子，共 4370
余公斤，发交钱局，以资鼓铸。同
时，又将乾隆年间所铸内廷用大
金钟三口熔化，得金条 27030两，
供内务府度用。与此同时又铸大
额钱币，发行银票及宝钞，以救燃
眉之急。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当时

清朝的统治者已到了山穷水尽、
砸锅卖铁的地步。尽管采取了上
述“补救”措施，但在庞大的财政
赤字面前，仍旧是杯水车薪、难以
为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咸
丰四年（1854）三月，以惠亲王绵
愉为首的朝臣，奏请开炉鼓铸铁
钱币，以充军饷。五月初发给北
京地区各旗兵丁，于是，中国货币
史上又出现了一次极为混乱的局
面。事实上，这正是历代王权统
治者为转嫁经济危机，以滥发货

币来掠夺人民的惯用手法。
铁钱币的铸行，不但没能缓解清政府财政

上的紧张状况，反而引起了更大幅度的通货膨
胀。到咸丰九年（1859）七月，清政府停铸钱币
时，全国共有铁制钱160万吊，仅福建宝福局
就积存了12万吊。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天津防务吃紧，清廷正向各地征集捐输
款项，趁此机会，闽浙总督王懿德与福建巡抚
庆端联手，美其名曰“筹集军饷”，擅自把6万
吊铁制钱装进4只船解往天津。然而早在咸
丰八年（1858）冬月时，铁制钱币已不在京津地
区流通，铁钱以堂堂军饷名义起运，竟以废铁
的身价到港。

三岔河口是由南北运河和海河交汇而形
成的，是水陆交通要冲，清雍正年间，在这一带
设置了水师营，担负着保卫天津的重任。第二
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占领天
津。经此变故，军需粮饷均被焚毁，此项“废
铁”就更无人顾及了，随着阵地的丢失，这批钱
币遭到了炮火焚埋的厄运。

据有关史料记载，福建宝福局调运天津之
铁制钱币6万吊，每钱重一钱二分，共重360
吨，另有千钱一吊，而挖掘出的铁制古钱估计
有数十吨，应该说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余
大部分的去向或埋藏地点至今仍然是个谜。
咸丰铁制钱币的发现，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意义
重大，期望在适当时机再行发掘，并作出进一
步考证。
（章用秀的系列文章“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

事”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于家慧

撰写的系列文章“女性诗词漫谈”。——编者）

云南为野生菌王国。在众多野生菌中，最有
文化的当首推鸡枞。《新纂云南通志》云：“此菌柄
褶芳嫩，为食用菌之极品。”而鸡枞的咏诗，写得最
有灵性的则出自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笔下：“海上天
风吹玉芝，樵童睡熟不曾知。仙翁住近华阳洞，分
得琼英一两枝。”（《沐五华送鸡枞》）

关于鸡枞的出产地，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
指谓：“鸡枞出云南”。清代历史著作《滇系》更载
有咏物品极最高的昆明杨永芳《鸡枞赋》一篇，谓
“维滇南之异产兮；别其名曰蒙枞”，可知在大蒙国
时即已得称。又说：“厥开拳于钩弋兮，菰见咏于
唐人。”此见咏于唐人者，有段成式《酉阳杂
俎》。其云：“蒟酱，鸡枞酱也。取枞之鲜者
蒸为汁；味如酱。梁武帝（公元502—549年
在位）日唯一食，止菜蔬。蜀献枞酱，啖觉
美，曰：‘与肉何异！’敕复禁之。今鸡枞味与
肉同。蒟蒻，当亦蒟类。”明正德《云南志》卷
二亦载：“煮食味如鸡肉。”鸡枞之得名，从其
形味求之可也。

至其食用之法，由昆明市食品公司编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的《云
南菜谱》一书，则详载为肉油鸡枞、火夹清
蒸鸡枞、椒盐鸡枞、如意鸡枞、椒盐柴把鸡
枞、菜心炒鸡枞、锅贴鸡枞、鸡枞炒鱼球、油
鸡枞及鸡枞腰片汤等共十款佳肴。其中，
被列为宴席菜的有肉油鸡枞、椒盐鸡枞、如
意鸡枞、椒盐柴把鸡枞、锅贴鸡枞、鸡枞炒
鱼球等六款。民间食法，实不外乎此也。

而鸡枞的出产时节，则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
时段：

一、菌谚云：“五月端午，鸡枞拱土”，这是鸡枞
出土之发端。

二、火把节时为其高潮。杨慎《渔家傲·其
六·滇南月节》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水云乡里无
烦暑。东寺云生西寺雨……松炬荧荧宵作午。星
回令节传今古。玉伞鸡枞初荐俎……”

三、秋分节气为其尾声。《徐霞客游记·滇游日
记十二》记明崇祯己卯（1639）：“八月二十日……
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执一鸡枞，甚巨而鲜活。
时鸡枞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者。余审之，至
是瀹汤为饭，甚适。”

关于鸡枞的民间故事，笔者在《神奇的九乡》
（1992）一书中收录有《鸡枞血泪》一篇，因文中所
陈其事凄苦，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中国民间故事

全书·云南昆明》（2012）中收有嵩明卷《鸡枞菌的传
说》及石林卷收有《鸡枞的来历》各一篇，而其内容均
同于笔者所记述。

此外尚有“有那怪的鸡枞”传说一则，载于民国
十年（1921）《宜良县志》。云：“民国七年戊午
（1918）正月初三日，章堡村某姓铁釜中产鸡枞一
朵，干直而肥，长约五六寸，根上有土粘釜上。”此
事传出，轰动一时。闻者皆大惊异，因诧言之曰：
“有那怪的鸡枞？”此语由是流传甚广，凡遇到意想
不到、难以置信的事，听后辄曰：“有那怪的鸡枞？”
究其根源，实源于此。

上述传说，因修纂民国《宜良县志》的许实先生，
其家距章堡村仅一公里，又其书成于1921年，仅相
隔三年。古语云：“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因此
为可信，殆非虚言也。为此，笔者在1980年代亲往
该村采访核实。村民告以县志所载者姓张，因最擅
拾菌，人称“鸡枞老倌”。他听说家里釜中生菌，即第
一时间赶到，并将该鸡枞的顶帽处立即掐下，当场就
生啖了。据村民讲：鸡枞顶帽处被俗定为鸡枞的眼
睛，是鸡枞出土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点，其色漆
黑泽亮如睛眸，故称。民间传说，吃过鸡枞眼睛的
人，眼睛特别尖，进山拾菌，最能找见菌子。故其说
为真实不虚也。

关于鸡枞，还有两桩关系到明代皇帝的雅事。
其一为清雍正《云南通志》所载：明孝宗时，光禄寺
以鸡枞进御。上食而美，将复取，辄止。近臣请
故，上曰：“朕索后，必预储以待，为费多矣。”仅凭

这一点，明孝宗朱祐樘可得赞赏。其二，据清道光
《昆明县志》载：考湘潭张九钺《鸡枞》诗，注：“明熹
宗嗜此菜，滇中岁驰驿以献。惟客魏（按即奸阉魏
忠贤）得分赐，而张后（按即懿安皇后张嫣）不与
焉。”其美味由此可想。

最后，说说笔者在家乡的土著彝族先民中收集
到的两条关于鸡枞的谚语：“鸡枞不定根，摆夷遍
地生”；“鸡枞鸡一朵，摆夷摆一窝”。其在对鸡枞
的认识论上有划时代意义。世人尽知鸡枞其物，
却不知道有鸡枞与摆夷之分。曲靖人称鸡枞为
“朵鸡枞”，称摆夷为“窝鸡枞”，即为显例。其实，

历史上早已有人先见于此。例如杨慎诗咏
鸡枞为“一两枝”；而山地经验丰富的徐霞
客，他吃到的就是“独出而大者”。《姚安县
志》亦载：“旧时邑中多产细柄一种。近细
柄之外尚有粗柄、大把、小把三种，尤以粗
柄为佳。”按此“为佳”之粗柄者即为鸡枞，
细柄者实为摆夷。清代桂馥《札朴》亦特加
区别：“大而香者曰鸡枞，小而丛生者曰一
窝鸡。”而从文字上加以明确界定的，则仍
为民国《宜良县志》。其书说：“摆夷菌：状
类鸡枞，然色多白而较小，质带硬而味略
逊。每出窝由十数本至百余本。”为此，笔
者 33年前曾撰文《漫话“摆夷”》，发表于
1982年 8月1日《云南日报》。就其名称来
历及文化渊源详有考证。兹不赘说。

鸡枞另有一种特殊吃法。祖籍保山的
女作家半夏在其新著《在集市：昆明篆新农

贸市场的博物日常》中特别推荐的“鸡枞酱油”，不
仅颇有新意，更见出地道云南人的食菌智慧。其
书云：“就是把每一道洗鸡枞的水过滤澄清后滗出
上层清液，然后放到柴火架着的大铁锅里加入盐
巴熬煮，一直熬成浓稠的汁，用从前打零散酱油的
量具灌到买者提供的铝壶、小口陶瓶陶罐里……这
鸡枞酱油就相当于现在人们做菜时用于调味的味
精、鸡精。”因为鸡枞“里面有丰富的氨基酸，其中
的谷氨酸与盐一遇就化合成谷氨酸钠，谷氨酸钠
就是味精的主体成分”。

我想，在放盐的同时再放点云南老酱，或在其
中再投入些实体的鸡枞肉，这不就是梁武帝赞不
绝口的蒟酱，即鸡枞酱了吗？此一新颖而古老的
鸡枞吃法，加上久享盛誉的“鸡枞油”或称“油炸鸡
枞”，是完全可以被携往外省甚至是国外的。倘真
能如此，岂不美哉！ 题图摄影：彭鸽子

1929年11月，孙志芳出生在天津一个实业家
家庭，4岁时全家移居北京。父亲曾留法勤工俭
学，母亲婚前在天津浙江公学任教。孙志芳是家
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对于她和四个兄弟的教育都
非常重视，加之她天资聪颖，故学习成绩优异，一
路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北京师大女附中保送至
燕京大学。在燕大历史系求学的四年里，她先后
师从翦伯赞、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等史学大家，
学习知识，汲取养分，茁然成长。专业学习中，除
了对所学课本深入研究，她还广泛涉猎各类历史
典籍，不断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从而深刻理解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真谛。

1952年大学毕业后，孙老师服从组织分配，
先后进入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
大学历史系工作，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了不解之
缘。在日常工作中，她潜心教学并笔耕不辍，处处
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教育理念。

1956年，孙老师于《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题
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反英斗争》的
文章，并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分期
问题》一文。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彼时的孙老师在
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同年，孙老师参加
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大纲的编制
工作。1960年，其学术文章《论邹容的思想》于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刊出。1962年，孙老师所
写《陈天华的爱国革命思想》一文被收录于中华
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
册）》，同年，她还在《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文章
《太平天国的北征》。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
入，孙老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些问题上不
断提出独到见解，自身研究能力逐渐增强。

在河北大学任教的21年间，孙老师从一名年轻
助教逐渐成长为教研室主任，主讲中国近代史，并从
事近代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工作。那时工作环境简
陋，生活条件艰苦，从小生活优渥的孙老师却没有半
点怨言和不甘，白天从事教学工作，夜晚埋头编撰教
材，虽劳累，但出于长久以来对史学研究的热爱，她
从容沉静，自得其乐。

上世纪70年代初，孙老师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主要负责讲授中共党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课
程。此外，她还兼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中
科大首届少年班的历史教师，讲授社会发展史。其
间，她负责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一书获安
徽省1978—198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还独
立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简编》和《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的撰写，并参与编写了作为中学教师进修教材的《世
界古代史》。

从教30余年间，孙志芳老师始终坚守在高校教
书育人的第一线，用自己的学识和热情影响着每一
位学子。孙老师的课备受年轻学子欢迎，学生们被
她的渊博知识和独特见解所吸引，更被她那份对历
史的敬畏和对学术的热爱所感染。她不仅传授知
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鼓励他们勇于探索未知。她不仅致力于教学工作，还
热衷于学术研究与交流，多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其
中包括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以及由安徽
省举办的李鸿章历史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等。她先
后于1979年和1981年撰写的《论十月革命前后李大
钊反帝思想的发展》和《试论义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
的推动》两篇论文，分别作为重要文章在安徽省党史
学会和安徽省历史学会年会上进行了交流。

孙老师在高校历史课讲台上坚守30余年，取得
丰硕成果，从她的课堂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严

谨史学思维和广阔视野的青年人才；从不间
断进行研究，她的学术成果深化了史学研究
领域内外对于近代史的认识，也为后来的相
关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参考和借鉴。

1986年，孙志芳老师调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先后在中共党史教研室和文史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
研工作。她在党校研究生班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专
题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其间，孙
老师参与撰写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誓拼热血
振兴中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等多部
著作，其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一书荣获
1989年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她的《中
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理论宣传工作的历史贡献》一文
收录于《光辉的历程 庄严的使命——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70周年》一书。此外，她在《求知》杂志发
表的《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贡献》一
文也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987年，孙志芳老师
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评为教授职称，评委们对她
的评审意见为“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
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造诣较深，对中国近代史
的某些问题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在史学界形成
一家之言，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十几年
间，孙老师兢兢业业，备受尊重。她在课堂上的讲解
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仅为学员讲授史学知识，更
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融入教学之
中，让学员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其深厚的史学造诣不断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知识源
泉，因此她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
“历史不是故纸堆，而是照亮未来的明灯。”孙志

芳老师勉励后辈“深耕一亩三分地，治学也需要这样
的专注”，她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为后辈
树立了榜样，传递了学术薪火。在她的影响下，一批
批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将孙老师的治学精神时
刻牢记于心。孙老师常说：“学术之路，道阻且长，唯
有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即便是在晚年，她依然
保持着对学术的热爱和对后辈的关怀。年轻学者来
访，她讲述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与人生见识，鼓
励他们勇于攀登知识的高峰，为国家的昌盛与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孙志芳教授执教党校，讲坛授业，惟务求实；编
撰教材，深耕史料，力求精当。她笔耕不辍，梳理津
门党史，发掘红色根脉，躬身践行“史政相济”之道；
治学严谨，诲人恳切，数十载桃李成蹊，多为栋梁之
材。此所谓师者传道，非惟章句，更在铸魂砺行矣！
（作者均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孙志芳，女，天津市人，1929年11月生。1952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8月参加工作以来，

先后任教于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共天津市委党校。40余年

来在高等院校和党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主要

著作有《李鸿章与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简编》《从鸦

片战争到新中国》《正义必胜》等。发表相关论文10

余篇。完成科研成果共计百余万字。曾任安徽省哲

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安徽省党史学会副会长，第

三届、第四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入选首部《华夏妇女名人词典》，1994年开始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丹心映春秋
——记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授孙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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